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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李华《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》论唐前期风俗

冻 国 栋

《李遐叔文集 》 卷 1《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》
,

关涉唐代前期社会风俗数端
。

撰人李华为玄

宗至肃
、

代朝著名文人
,

《旧唐书》 卷 19 0 下 《文苑传下 》
、

《新唐书 》 卷 2 03 《文艺传下 》 有

传
。

参据独孤及 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 》①
、

《新唐书 》 卷 72 上 《宰相世系

表 》 知 华字遐叔
,

赵郡赞皇人
,

曾祖太冲
,

名冠宗族
,

太宗时摧为祠部郎中② ,

祖嗣业
,

同

州司功参军
,

父恕己
,

典议郎
。

华开元二十三年 ( 7 3 5) 进士摧第
,

天宝二年 ( 7 4 3) 复举博

学宏词科③ ,

天宝十一载 ( 7 5 2) 迁监察御史
,

累转待御史
,

礼部
、

吏部二员外郎
。

安禄山起

兵
,

玄宗人蜀
,

息从不及
, “

陷于贼庭
” ,

署伪官
,

后得免
,

屏居江南
,

代宗大历初卒
。

另据

《权载之文集 》 卷 33 《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公文集序》
、

《新唐书 》

卷 1 46 《李栖箔传 》
,

华为栖箔族子
,

栖箔始居汲共城山下
,

华曾劝其举进士
。

赵郡李氏为北

朝以来第一流高门
,

栖箔一支乃于玄宗开元年间自赵徙于卫 ( 即汲郡 )
,

陈寅格先生已有考证
,

不赘述④ 。

应注意的是
,

李华一家似也早离赵郡故壤
,

南迁相州
。

上述独孤及 《李公中集序 》

与新书李华本传俱称禄山起兵
, “

华母在邺
” ,

欲间道荤母安舆而逃
。

邺与汲相邻
,

赵郡李 氏

诸房支大抵相继南徙至黄河北岸一带
。

李华这封书信
,

仅记月 日
,

不具年份
。

内称
: “

八月十五 日翁告崔氏之子两孩
:

省吾出身

人仕
,

行四十年
,

晚有汝母
,

已养汝二人矣
。 ”

所谓
“

人仕
” ,

应在开元二十三年 ( 7 3 5) 第进

士之后
,

时李华 已 40 岁左右
,

始有其女
,

后其女复有二子
,

已能读书习礼
, _

丘距登科人仕至

少有 2 5 年
,

因此
,

从年岁上推算
,

应为李华晚年所作
。

其大致写作时间似可断于肃
、

代之间
。

而从书信内容来看
,

崔氏二子并为女性
,

乃李华以外公身份告诫二外孙女之
“

家训
”

类
。

书信前面写道
: “

吾逮事裴氏
、

郑氏
、

崔氏诸姑
,

于氏堂姑
,

皆贤明淑哲
,

为内外师范
,

意欲与汝言之
。

裴氏姑恩慈
,

见吾一善
,

未尝不流涕
,

祝吾成立
。

见吾伯仲书题
,

诲责疏略
,

话及 旧事
,

云无此例
。

吾伯仲书题
,

比今 日中外书题
,

其间疏密
,

不音百十也
。

吾小时犹省

长幼
,

每 日两时
,

栉盟起居
,

尊行三时
,

侍食
、

饮食讫
,

然后敢食
,

犹责不如礼
。

今者诸子
,

日出高眠
,

争览盘器
,

何曾有此仪 ? 可为叹息
。

世教如此
,

何得不乱 ! ” 书信中列举李华诸姑

夫家姓氏分别为裴 氏
、

郑氏
、

崔氏
,

并属山东
、

河东著姓
,

于 氏虽起 自北魏
,

但在隋唐间仍

算高门
。

这里可 以看 出当时山东旧士族通婚之范围与基本倾向
。

所谓
“

中外书题
” ,

应即有关

家学
、

家训的书章
。

山东冠族历来以礼法相 尚
,

言行必倍守于
“

礼
” 。

此类事例颇见于史籍及

碑刻墓志所载
,

但在唐代真正能遵行礼法的却为数不多
。

《 旧唐书 》 卷 1 19 《崔佑甫传 》 ( 《新

唐书》 卷 14 2 本传略同 )
: “
父河

,

黄门侍郎
,

溢 日孝公
,

家以清俭礼法
,

为士流之则
。 ” 《唐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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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林 》 卷 1德行类也说
: “

开元
、

天宝之间
,

传家法者
,

崔洒之家学
,

崔均之家法
。 ”

崔酒系

出自博陵崔氏第二房支
,

崔均出自郑州崔氏 (并见 《新唐书 》 卷 72 下 《宰相世系表 》 )
,

所传
“

家学
” 、 “

家法
” ,

乃指
“

清俭礼法
” 。

《因话录 》 卷 1 《宫部 》
、

卷 2
、

卷 3 《商部 》 上下
、

《隋

唐嘉话 》 卷上
、

下及 《唐语林 》 卷 1 德行类 曾罗列唐代注重于礼法与严于治家的事例若干条
,

属于唐前期的甚少
,

中唐以后的也寥寥可数
。

甚至在德宗贞元之后被推为
“

家法
”

之首的博

陵崔唾
,

也只不过是
“

绍麻亲三世同囊
”
而已⑤ 。

而据李华书信所说
,

赵郡李氏子孙在开元
、

天宝之世
,

也
“

礼法
”

顿弛
,

以致他痛加感叹
。

这里表明
,

随着社会的变迁
,

以家法严整著

称的山东名门至少一部分已无法格守于
“

礼
” 。

李华书信又云
: “

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
,

知古今情状
。

事父母舅姑
,

然可无咎
” ; “

妇人但

当主酒食
、

待宾客而已
,

其余无 自尊之礼
。 ”

又说
: “

妇人将嫁
,

三月教于公宫
,

祖庙 既毁
,

教

于宗室
。

嫁则庙见
,

不见庙者
,

不得为妇
。

今此礼凌夷
,

人从苟且
,

妇人尊于丈夫
,

郡阴制

于太阳
,

世教沦替
,

一至于此
,

可为坠泪
。

汝等当学读 《诗 》
、

《礼 》
、

《论语 》
、

《孝经 》
,

此最

为要也
。 ”

这里所说妇人将嫁
,

三月庙见事
,

早见于 《仪礼 》 记述
。

但自秦汉以来已不大遵用
,

汉代
、

北齐偶有行之@
。

唐 《开元礼 》 与敦煌写本书仪虽有此礼记述⑦ ,

但由李华所说
: “

今此

礼凌夷
” ,

表明民间包括某些名门对此礼并未普遍遵行⑧ 。

李华主张妇人也要读书解文字
,

要

求外孙女当学读 《诗 》
、

《礼 》
、

《论语 》
、

《孝经 》
,

这当然也是古来士人之家的老生常谈
。

观隋

唐时代之女性
,

读书知礼者固然颇有其例
。

如李华撰 《李夫人传 》 记述贵乡垂范阳卢善观之

妻李 氏
, “

柔明婉敏
” ,

孝敬其姑 (婆 )
, “

读 《论语 》
、

《诗 》
、

《书 》
、

《礼狄 传
、

古史
、

篇颂
,

近世词赋
,

合于雅者
,

尽讽之
。 ’ ,⑨类似的事例还有一些

,

不俱列
。

表 明读书解文
、

知礼仪乃是

当时
“

女教
”
的重要 内容

。

这种女教是要求妇女惜守
“
妇德

” ;
而守妇德

,

则必须有礼法
;
懂

礼法
,

则必须读诗书
。

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? 我们知道唐代皇室公主是以不拘礼法著称的
,

公

主出降竟连拜舅姑之礼也不尽行
,

公主再嫁之风盛行更是人所周知
,

直到唐宣宗朝始
“

兢兢

守礼法叫
。

山东旧族和某些
“

贵门
”

当然情况有别
,

但从李华所言当时的社会风气是
“

人从

苟且
,

妇 人尊于丈夫
,

群阴制于太阳
” ,

约略透露出在唐代相对开放的时代氛围中
,

女性所受

礼教的束缚远不象后世严格
。

李华在书信中最后提到
: “

吾小时南市帽行
,

见貂帽多帷帽少
,

当时旧人 已叹风俗
。

中年

至西京市帽行
,

乃无帷帽
,

貂帽亦无
。

男子衫袖蒙鼻
,

妇人领巾覆头
。

向有帷帽
、

幕雕
,

必

为瓦石所及
。

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
,

丈夫为妇人之饰
,

颠之倒之
,

莫甚于此
。

触类而长
,

不

可胜言
。

举其一端
,

告及汝耳
。

勿谓幼小
,

不遵训诫
。

所见所闻
,

颓风败俗
。

故申明旧事
,

不

能一一也
。 ”

这里所说
“

南 市
” ,

应即洛阳南市
,

即隋之丰都市
,

《大业杂记 》 称隋丰都市
“

其

内一百二十行
,

三千余肆
,

四壁有四百余店
,

货贿山积
。 ”

唐改称南市
,

以其在洛水之南⑧ ,

内

有卖茹家
、

卖佣者也多见记载
,

帽行当为其内行铺之一
。 “

中年至西京市帽行
” ,

乃指作者开

元中后期之长安应试人仕时所见
。

所谓帷帽
,

似起于隋代
,

《全唐文 》 卷 2 74 刘子玄 (知几 )

《衣冠乘马议 》 论唐秘阁所藏 《梁武帝南郊图 》
,

多有衣冠乘马者
,

认为此图是后人所为
,

非

当时所撰
。

指 出
: “

观民间有古今图画者多矣
。

如张僧惑画 《群公祖二疏 》
,

而兵士有著芒
、

屏

者
,

阎立本画 《昭君人匈奴 》
,

而妇人有著帷帽者
。

夫芒屏出于水乡
,

非京华所有
;
帷帽创于

隋代
,

非汉宫所作
。

议者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 ! ”

子玄此议亦载于 《 旧唐书 》 卷 45 《舆

服志 》
、

同书卷 1 02 子玄本传
。

《舆服志 》 系于景龙二年 ( 7 0 8) 七月条下
,

所言
“

帷帽创于 隋

代
”

应较可信
。

参据 《旧唐书 》 卷 45 《舆服志 》
、

宋人郭若虚 《图画见闻志 》 卷 1 《论衣冠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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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》 帷帽注
、

周辉 《清波杂志 》 卷2 述帷帽形制
,

知帷帽乃隋唐间妇女盖头
,

其形制为
“

拖

裙及颈
” , “

周回垂网
” ,

大致是 以纱缝于帽缘四周以防风沙
,

又防窥视
,

与席帽相类 (具见李

济翁 《资暇集 》 卷下 《席帽》 条
、

郭若虚 《图画见闻志 》 卷 1 等 )
。

所谓幕暴
,

乃障面掩身之

巾饰
,

原为吐谷浑男子所戴
,

北齐至隋唐间
,

又为妇女所饰L ,

其形制乃为戴在头上
,

使全身

障蔽之物
,

类于面幕
。

具见 《 旧唐书》 卷 45 《舆服志 》 所载
。

《舆服志 》 并详记草暴被帷帽代

替及帷帽最终废绝事
,

其略云
: “

武德
、

贞观之时
,

宫人骑马者
,

依齐
、

隋旧制
,

多著幕暴
。

虽发 自戎夷
,

而全身障蔽
,

不欲途路窥之
。

王公之家
,

亦同此制
。

永徽之后
,

皆用帷帽
,

拖

裙到颈
,

渐为浅露
。

寻下救禁断
,

初虽暂息
,

旋又仍旧
。

咸亨二年 (6 71 ) 又下救 日
: `

百官

家 口
,

咸预士流
,

至于衙路之间
,

岂可全无障蔽
。

比来多著帷帽
,

遂弃草暴
,

曾不乘车
,

别

坐檐子
。

递相仿效
,

浸成风俗
。

过为轻率
,

深失礼容
。

前者已令渐改
,

如闻犹未止息
。

又命

妇朝渴
,

或将驰驾车
,

既人禁门
,

有亏肃敬
。

此并乖于仪式
,

理须禁断
。

自今 已后
,

勿使更

然
。 ’ L则天之后帷帽大行

,

幕瀑渐息
。

中宗即位
,

宫禁宽弛
,

公私妇人
,

无复嚣暴之制
。 ”
又

载
: “

开元初
,

从驾宫人骑马者
,

皆著胡帽
,

靓妆露面
,

无复障蔽
。

士庶之家
,

又相仿效
,

帷

帽之制
,

绝不行用
。

俄又露髻驰骋
,

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
,

而尊卑内外
,

斯一贯矣
。 ”

这里所

记主要是唐代前期后宫与百官之家妇女服饰替变的问题
,

自高祖
、

太宗朝至玄宗开元初有两

次变化
,

一是武德
、

贞观时期
,

沿北齐与隋代旧制
,

宫人骑马者多戴著
“

全身障蔽
”

的慕暴
,

目的是不让路人窥视
。

高宗永徽之后
,

渐为帷帽代替
,

以至高宗于龙朔三年 ( 6 6 3) 和咸亨二

年 (6 71 ) 两次下救禁断⑧ ,

但毫无效果
。

至中宗朝
,

后宫妇人所服 已无幕暴之制
;
二是玄宗

开元初期
,

后宫与
“

士庶之家
”

妇女又皆戴胡帽
, “

靓妆露面
,

无复障蔽
” ,

以致帷帽之制也
“

绝不行用
” 。

甚至有
`

:露髻驰骋 ,’, “

著丈夫衣服靴衫
”

者
。

所谓
“

胡帽 ,’, 疑源 自北周时所流

行的突骑帽
,

《隋书 》 卷 12 《礼仪志七 》 帽条 ( 《通典 》 卷 57 《礼典十七 》 帽条略同 ) 称
:

“

后周之时
,

咸著突骑帽
,

如今胡帽
,

垂裙覆带
,

盖索发之遗象也
。

又文帝 (宇文泰 ) 项有瘤

疾
,

不欲人见
,

每常著焉
。

相魏之时
,

著而渴帝
,

故后周一代
,

将为雅服
,

小朝公宴
,

咸许

戴之
。 ”

这种突骑帽在隋唐时期大抵谓之
“

胡帽
” ,

其形制为
“

垂裙覆带
” ,

但据隋志所记宇文

泰以此掩颈项瘤疾
,

而旧唐志又言宫人著之
“

靓妆露面
” ,

显为掩项露面之帽
。

这种 由幕暴向

帷帽的替变以及帷帽复被胡帽代替的过程
,

也就是从
“

全身障蔽
”

到
“

渐为浅露
” ,

再到
“

靓

妆露面
”
的演变

,

反映了唐代妇女服饰从封闭向开放的转移
,

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一时代的

风尚
。

而 由李华书信所说洛阳南市与西京长安市内帽行帷帽
、

貂帽的递减以至消失
,

恰与旧

唐志所述时期相合
。

不仅如此
,

李华书信 中所说玄宗时
“

男子衫袖蒙鼻
、

妇人领巾覆头
” ,

在旧唐志 中也有类

似的记载
。

唐人女着男装
,

男着女服事累见于史籍记述
,

无须多说
。

值得一提的是妇人
“

领

巾覆头
”

或
“

露髻驰骋
”
至少在玄宗朝十分普遍

,

据说是
“

尊卑内外
,

斯一贯矣
” 。

可知这是

朝野间常见的现象
。

王仁裕撰 《开元天宝遗事 》 卷下 《天宝下 》 裙幌条
、

同卷探春条载长安

游春士女或乘车跨马
,

或郊外野步
,

甚至以红裙递相插挂
,

了 无拘束
。

听饰当然应有巾帽
,

参

见同书卷上 《天宝 》 颠饮条
,

但却非往 日帷帽形制⑥ 。

因而
,

李华所叹风俗是有他的理由的
。

如上所说
,

李华这封书信对二外孙女的
“

训诫
” ,

通篇取今昔比对的笔法
,

申明旧事
,

感

慨风俗的变迁
,

对所见所闻之所谓
“

颓风败俗
”
叹息不已

。

其中所可注意的主要有两点
:

一

是
“

礼法
”
的顿弛

; 二是女性家庭地位的某些上升和女性服饰的变迁
。

前者关涉到唐前期山

东 旧门阀的家法
、

家风问题
,

表明长期以来以婚姻礼法相尚的名门冠族
,

尤其是北朝以来的

·

3 3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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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流高门赵郡李氏子孙已不能格守于
“

礼
” ,

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衰微
;
后者则透露出

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前女性所受礼教的束缚远不象后世严格
。

同时从妇女服饰的替变也可以看

出唐代相对开放的历史特征
。

〔作者附识
:

业师唐长孺先生 曾先后撰述有关南北朝社会风俗论文多篇
,

并几次嘱我注意

收集关涉六朝至唐社会风俗
、

习尚的资料
,

辫别其地域与时代的差异与变化
。

今先生不幸仙

逝
,

回忆往 日教侮
,

不禁伦然泪下
。

谨草就此文
,

悼念恩师
。

〕

释
:

独孤及 《毗陵集》 卷 13 所收
; 《全唐文 》 卷 388 同

。

《郎官石柱题名》 中李太冲为金部员外郎
,

《新唐书 》 卷 72 上 《宰相世系表 》 作雍王友
,

应即历官

不同
,

参见岑仲勉先生 《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})( 一六 )金部员外郎
·

李太冲条
,

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4

年版
,

第 107 页
;
同著 《续贞石证史》

“

李共华非李华
”

条
,

收于 《金石论丛》
,

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81

年版
,

第 2 5 6 页
。

李华天宝二年 ( 7 4 3) 复举博学宏词科事
,

旧传失载
,

新传不具年份
。

此据独孤及 《毗陵集 》 卷 13

《李公中集序 》 所载
。

参见陈寅格先生 《论李栖摘 自赵徙卫事》 收于同著 《金明馆丛稿二编 》
,

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。 年版
。

《南部新书》 卷戊
、

《唐语林 》 卷 1 《德行》 崔唾条
。

《汉书》 卷 97 下 《孝平王皇后传 》 云
: “

皇后立三月
,

以礼见高庙
。
” 《通典 》 卷 59 《礼典

·

嘉礼

四 》 舅姑俱段妇庙见条引周制三月庙见事
,

又述汉平帝四年以王莽女为皇后见于高庙
,

与 《汉书 》

本传同
,

下又列举北齐纳后
,

以朝见后
,

又择 日渴庙事
.

余并不载
。

可知此礼自秦汉以降仅间或行

之
。

参见周一良先生 《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》
,

《文物 》 1 9 8 5 年第 7期
。

除了庙见之礼外
,

公主出降拜舅姑之礼也被略废
,

唐贞观中
,

侍中王挂曾试图恢复此
“

礼
” ,

后竟

行之
, “

是后公主有舅姑者皆备妇礼
,

自硅始也
。
”

具见 《通典》 卷 59 《礼典
·

嘉礼四 》 公主出降条

附拜舅姑之礼
; 《唐会要 》 卷 6 《公主

·

杂录 》 略同
。

虽然如此
,

但以后在诸帝公主中对此礼仍未普

遍遵用
。

公主出嫁不尽遵行拜舅姑之礼
,

是由于身份高贵
,

不肯屈尊之故
,

与民间情况 自然有别
。

但也说明某些礼法规定与礼的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
。

《李遐叔文集 》 卷 2
,

《李夫人传 》
。

《资治通鉴 》 卷 248
,

唐纪
·

宣宗大中二年 ( 84 8) 十一月条下
。

参见 《唐两京城坊考 》 卷 5
,

《东京 》 外郭城
·

南市条
。

《晋书 》 卷 97
,

《西戎
·

吐谷浑传》 ; 《旧唐书》 卷 45
,

《舆服志》
。

《唐会要 》 卷 32
,

《舆服下 》 幕爆条录咸亨二年 ( 6 7 1) 八月二十二 日软略同
,

有删节
。

据 《唐会要 》 卷 32 《舆服下 》 幕爆条下
,

除录有咸亨二年救节文之外
,

复提到龙朔三年有救禁帷帽

事
。

可知在高宗朝至少前后有两次下软禁断著帷帽
、

弃幕雄的风习
。

李华书信 中提到
,

玄宗时长安已无帷帽
,

如有戴此帽者
,

甚至
“

必为瓦石所及
” ,

显然已被当时人看

作是怪诞的行为
,

帷帽业已绝迹自不待言
。

《开元天宝遗事》 卷上 《天宝上 》 颠饮条载长安进士郑愚
、

刘参等十数辈
,

不拘礼节
,

春 日选妓女三五人
,

乘小犊车
, “

指名园曲沼
,

藉草裸形
,

去其巾帽
,

叫

笑喧呼
。
”
此

“

巾帽
”
不明形制

,

但决非帷帽
。

《资暇集 》 卷中 《上马 》 条云
: “

自便服乘马已来
,

既

无帷盖
,

乃渐至大裁帽
、

席帽之障蔽
,

近年时态
,

唯修虚事
, · · ,

… 直有出门犹露
。 ”

这里提到的是大

裁帽与席帽
,

不言
“

胡帽
” ,

所言当然未必指女性
,

但女性帽饰也必有变化
。

注①②

③④⑤⑥

⑦⑧

⑨LLLL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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